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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吹着豆大的雨点，卷起一个个漩涡。大街上的行人们

惊恐地奔跑着，被雨水浸透的夏日的薄衣湿漉漉地粘在人们

身上。天空乌云密布，天边不时闪出一道道亮光，远处的雷声

隐隐传来。顽童们穿着闪光的塑料凉鞋在积满了水的广场中

央欢快地蹦跳着、嬉戏着。卖冰激凌的老板没有料到会有这

么大的暴雨，吓得慌忙收了摊，急着赶回去避雨。

下雨了，这雨来得真是突然。雨点滴在我的脸上，就像是

有人用一只凉爽的手轻抚着我的面颊，感觉好不惬意。公共

汽车还没有来。我的两条腿稳稳当当地站在地面上，它们是

属于我的。它们完全顺从我的意志，所以我可以随心所欲地

活动左右两腿。我的手指像几个忠实的士兵，漫不经心地抓

着塑料袋子。而我的嘴，虚伪的两片唇，在不停地低声哼着：

“啊，这就是猪血香肠！”而这时我的眼睛，像捕猎者宝贵的观

测镜，刻不容缓地监视着那个身穿制服，站在瓢泼大雨之中而

面不改色地管理着交通的家伙。

警察马塞尔·布朗累了。他感到精疲力竭，但他还是努

力振作自己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川流不息的车辆以及喧闹的人

群，不时地从心底发出长长的叹息。这时，他感到焦渴难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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脚下像生了火一般。他想去小便。他在早上临出门时告诉过马

德莲娜，他今晚愿点左右才能下班回家。马塞尔想她肯定又会
在家牢骚满腹地等着他回来。孩子们可能穿上了胶鞋，准备

水玩；电视机大声地播放着节目，可没有一个人在看。唉，他马

塞尔还得要再耐心地等待三个月，离婚判决书才能下来。想到

这儿，马塞尔感到有些无奈，手里不停地捋着他那和他理得很

短的鬈曲的头发一样的棕红色的胡须。

马塞尔·布朗警察的脸上淌着略温的雨水。他机械地记

录着周围的情况，特别是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群。他看到书店的

矮个子女店员和两个穿着带窟窿的牛仔裤的德国男青年在一

起，女店员发出的刺耳的尖尖的笑声不时地传过来。旁边的电

影院经理在和日常家用布制品商店的女老板悠闲地聊着天。

马塞尔一边在本子上机械地记录着这些，一边在情不自禁地

遐想着自己和夏罗莱王国最美丽的有着褐色皮肤的公主跑到

巴哈马群岛去度假，幻想着他们赤裸着身体滚躺在温暖的沙

滩上。那沙滩上没有任何人，没有任何污染。

公共汽车到站了，停在一片水洼里。提着大包小包的乘客

纷纷下车，在雨中散去。这时，一位满头棕色鬈发，额头上点缀

着浅浅的花纹的年轻女子走下车来。她手里牵着一个五六岁

的男孩。那男孩头发鬈曲，看上去非常调皮。那女人身穿黑色

短裙和坎肩，腰上系一条饰有钉扣的大皮带。由于皮带的关系

使她的腰部和高耸的胸部都凸显出来。

这位年轻女子的黑眼睛偶然间与马塞尔灰色眼睛的目光

相碰，刹那间，那女子慌忙将目光移到自己孩子的身上。马塞

尔情不自禁地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女人。她面部流露出的那种

固执和自傲，她的步态中显露的那种灵巧都深深地吸引着马

塞尔。正在这时，马塞尔又瞥见了一个手里提着大塑料袋子的

矮个子男人，但是他并没有过多地留意那矮子，因为那位女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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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让他动心了，以至于使他无暇顾及他。马塞尔每天都注意着

那女人从这里经过，她额头上的蓝色文身使他想起北非，想起

沙漠中的风⋯⋯“是啊，沙漠中的女子，可不是为小个子白人

准备的”。就像克拉里兹咖啡店的男侍者让·米所说的那样。

这时，一阵叫骂声将他从遐想中惊醒，一位身着夏奈尔品

牌套装的妇女正在辱骂一个在为她打开车门时差点撞着她的

小伙子。马塞尔觉得自己应该出来管管这件事。那女人摇晃着

厚重的银色发髻，低声嘟哝着什么“胆小鬼警察”之类的话走

开了，并且在离开时还故意用她那尖尖的伞把在车皮上划了

一道痕迹。

马塞尔叹了口气。再等一年他就能通过内部渠道参加警

察总监的考试了。可现在不行，因为他没有文凭（他父亲在一

升葡萄酒下肚后总是这样对他说，文凭是为那些懒人准备

的）。所以，他马塞尔现在只好去维持公共治安了。在忙的时

候，因为缺乏人手，他每天总要值愿至员圆个小时的班。
矮子从塑料袋子里掏出个什么东西，悄悄地放到嘴边。马

塞尔看了看表，他已经饿坏了。

矮子偷偷地盯着并没有注意到他的马塞尔。矮子窃笑着，

露出了两排由于长期吸烟和缺乏刷理的又黄又臭的尖牙齿。

他不喜欢用水管里的自来水刷牙，因为他认为那里流的都是

洗澡水。他也不喜欢牙膏的那股肥皂味，更不喜欢肥皂的粘稠

感，他认为肥皂的润滑剂会让皮肤的香味消失。他用自己的口

水在嘴里来回转动着清洁牙齿。

牙齿咀嚼生肉的感觉太妙了！使劲儿咀嚼吧，嘴，你要把

那味道吸尽，让汁水淌尽。你要在可怜的老马塞尔的鼻子底下

嚼碎那味道鲜美的纤维。

突然，马塞尔的步话机响了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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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请你立即赶往出事地点！我再重复一遍，请你立即赶往

出事地点。地址是：水泵胡同，在圣路易大街与奥夫尔大街的

交口处。”

“我马上赶到！”

马塞尔警官快步朝下面的小街跑去，这时他又看见了那

个额头上有花纹的少妇。马塞尔一边跑着，一边两指竖到帽沿

边，用这种手势向那个女子表示问候，所以他没有看到路灯，

便重重地撞在电线杆上，痛得他全身直发麻。但是由于他还有

紧急公务，便也顾不上疼痛，也顾不上额头上正在鼓起的鸽子

蛋一般的大包，继续大步地向前跑。

小街异常昏暗。雨来得急去得也促。隔着敞开的窗户，马

塞尔可以听到住户家里传出的正在收看的电视节目的声音。

他还看到有些家庭正准备坐下来吃晚饭，还有的人家里有一

个小男孩在收拾一双胶鞋，一位老人忙着往柜子里收拾已晾

干的衣服，床绷发出一种带有运动节奏的声音。马塞尔抬眼望

着堆满垃圾的小街便停住了脚步，他看到在死胡同的尽头，有

一头英国约克夏种的小白狗不停地叫唤着。

马塞尔把一只手放在手枪套上慢慢地朝小狗走过去。只

见那小狗朝他伸伸头，摇动着装饰在它头上的红色花结，叫得

更加起劲儿了。马塞尔又向前走了一步。这时，他看到有一个

人躺在地上，一半身子埋在垃圾堆里。对面的阴凉处倚墙而立

的是一位远园来岁衣着华丽的老妇人。只见那老妇人将一只手
攥紧拳头紧捂在胸前，另一只手抓着手帕堵在嘴边，不停地干

呕。马塞尔缓缓劲儿，朝那老妇人走过去。他闻到一股呕吐物

散发的恶臭。没办法，他一边屏住呼吸，一边用手指着躺在地

上的人问道：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位先生不舒服吗？”

这时，一股血腥味，而且是鲜血的腥味扑鼻而来。老妇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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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上去不像是受了伤，那么⋯⋯这时，一系列的丑陋的画面开

始在马塞尔的脑海中闪现：报复，贩卖毒品，过量用药等等。

约克夏种小狗叫得越来越起劲儿了。马塞尔小心翼翼地

走近那个躺在地上的人。那人一动不动，只有两条腿露在垃圾

堆之外。这时，马塞尔听到警笛声，警车正朝这里开过来。

“你们看到发生了什么事儿吗？”马塞尔这样问着，迟疑地

俯下身去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
“噢，噢不！”老妇人抽抽搭搭地说，手帕依然不离口。

马塞尔断定老人是受了刺激，老年妇女就是这个样子，神

经脆弱。好啦，没必要听她支支吾吾了。于是他在躺着的那人

跟前蹲下身来。就在他要伸手去摸那人的肩膀时，他忽然停住

了，他惊得目瞪口呆。

首先，那人已经死亡很久了。另外，那人并不是一个男人，

可问题是他也不是一个女人。那人穿着一条牛仔裤，从裤子敞

开的前门所看到的性器官看，他无疑是个男人。可从那一半被

埋在垃圾里的上身来看，这无疑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女郎。

事实上这既不是一个有穿异性服装癖好的人，也不是一

个两性畸形人，而是一个被缝合的人。事实是：一个女人的脑

袋被割下来后，用粗针黑线与一个男人的躯干缝在了一起。人

们可以在颈动脉处清楚地看出一排黑色的缝合痕迹，另外，那

人的胳膊也是缝上去的，那是两只长满老年斑点、满是皱纹的

老人的胳膊，但缺少一只手。而缺少的那一只手，像是整个被

人用嘴咬下去的。马塞尔看着不禁感到一阵恶心，呕在了自己

的鞋子上。

马塞尔禁不住浑身痉挛抽搐，幸好这时他的同事们已经

赶到了现场，并且他们已把整个小街包围起来。

“哎，布朗，这回吃不消啦？”

刑警队队长让诺，也称让原让，打量着正在干呕的马塞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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尔。马塞尔发现让诺后慌忙起身施礼：“对⋯⋯不起，长官⋯⋯

队长！”

马塞尔很不习惯使用新称号来称呼他的这位头儿，他不

知道该管让诺叫“队长”呢，还是该称他为“我的队长”。

让诺队长看了看尸体，然后转过身。他的表情非常平静，

但看得出他对此案感到非常愤怒。

“最卑鄙的凶手！”他咬牙切齿地说道。

让原让自从开始从事刑警这一职业以来，一直表现出
色。他遇事不慌，工于心计，甚至有时不通人情。他在童年时期

就喜欢模仿电影中的歹徒，现在竟然当上了刑警。他觉得自己

更像马可·兰日而不像于乐原麦格莱。
“高斯特罗，请挡住那些讨厌的人们，别让他们靠近。你把

这条狗赶走。”他朝他的副手命令道。副队长安德瓦尔·高斯

特罗稀疏的头发被染成黑色，向后梳着。细腻的山羊胡须使他

看上去仿佛一个那布勒斯的靠妇女卖淫为生的吃软饭的人，

而他的父亲的确是那样一种人。

老高斯特罗在妻子得梅毒死后，就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他

在法国居住的姐姐家里寄养。他的姐姐是一个虔诚的教徒。安

得瓦尔·高斯特罗从小在一所教会学校上学，受到了良好的

教育，但不知道是由于遗传还是什么别的原因，安得瓦尔·高

斯特罗一直特别钟爱缘园年代妓女们穿的服装，甚至他还欣赏
那些妓女们的举止。对于这一点，没有人敢告诉他，因为他是

受过旧时教育的人。安得瓦尔·高斯特罗生活中最大的乐趣

就是将马拉美的作品译为古希腊文。这位副刑警队长将用来

弹钢琴的纤细的手（或是用来勒死人的手？）合拢，对着正在挤

过来围观的人们喊道：“请你们让开！”接着他又道：“尽管这场

面能让人警醒，但也并不是那么好看的。”

人们听了他说的话，特别是这话是从一个警官嘴里说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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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的，就更感到惊讶，于是人们真的退却了。

高斯特罗将浑身颤抖的小狗托起来，将它递给了它的主

人。一位好心的邻居给那只狗喂了些凉水。“这只小狗需要再

喝些水！”高斯特罗对那位邻居说道。那邻居张了张嘴，想说什

么，又把话咽了回去。

这时拉米雷，也就是让·让警官的另一名助手朝尸体俯

下身子，他的体重有员园园多公斤，肥胖的大屁股透过薄薄的米
色裤子微微地颤抖着，有着两片厚厚的嘴唇的大嘴巴张开

着。

“头儿，头儿，您看见了吗？头儿，准是这只狗把那家伙的

手给吃掉的，您看见了吗？”他抬起由于身子下蹲而充血涨红

的脸，肥胖的手摸着没有理好的灰色头发。

让原让总是蔑视这位平庸的、肥胖的笨拙的下属。听了拉
米雷的话后，他只是用鼻子哼了一声，没有说话。接着，他用手

指轻轻地弹掉落在身上橙红色的拉考斯特品牌衬衣上的灰

尘。

“你胡说！我的足足绝不会干那种事的！不会的！”站在一

旁的狗的主人生气地说。

让原让平日里就油嘴滑舌的，喜欢开玩笑。这时，他拍拍
马塞尔的肩膀道：“可能是马塞尔一时饿了啃的吧，嗯？”让原
让认为在局势对高斯特罗不利的情况下有必要开这么一个玩

笑，以便缓解一下气氛，然后他接着说：“喂！可爱的女士，请您

冷静点。”“请您到我这儿来，我是让诺队长，我需要将您的证

词记录下来。”他又补充道。

雨又开始滴滴答答地下起来。雨水浇在尸体上发出的声

音像是一首哀婉的小曲。安得瓦尔·高斯特罗双手划着十字，

他的同僚们用讥讽的目光看着他。

“对你也一样，你死后我也会为你祈祷的。”他对拉米雷



愿

黑
线

道。

拉米雷把手放在自己肥胖的胸口上不满地说：“托尼，别

尽说不吉利的话！”

救护车飞快地开过来，在一阵急刹车声后停了下来。两位

身穿白色工作服的青年下了车，朝马塞尔呆的地方走过来。马

塞尔给他们让开了路。这时马塞尔两眼紧盯着让原让，心里想
这蠢家伙还真的以为自己是小说故事中的神探似的了。同时

他还想，这次回家后他和他即将离婚的妻子可有话说了⋯⋯

两个穿白色工作服的人把担架从车上抬下来。

“真恶心！”其中的一个抬担架的人说道。

是的，这样说还是轻的。

矮子在下公共汽车时使劲朝前挤，险些把脸都挤扁了。这

时，一个大个子看到后放声大笑。矮子默默地看了看他。大个

子转过身去。

人就和狗一样，总得要教他们知道谁是主人。

矮子一进家门就躺到了沙发上。沙发是他一个远房姑姑

送给他的，他几乎从未见过这位姑姑。沙发里面塞满了填充

物。矮子打开电视。电视机是一台全新的平面直角数码电视。

矮子特别喜欢看电视。他还特别安装了有线电视，这样可以收

猿远个频道。他的电视总是不分白天黑夜地开着。声音、图像和
音乐构成了万花筒般的躁动的世界。躁动，是的，他就喜欢躁

动。他还接通了欧洲体育节目频道。

幸好比赛还没有结束。恰好，比赛场上只有队员们在湿漉

漉的球场上传空球。显然到处都在下雨，又是一个烦人的夏

天。你瞧那个蠢货，嗨，你可踢啊！蠢货！

矮子一边骂着球员，一边用鼻子嗅着他的手上散发的味

道。他独自微笑着，露出了他那两排尖尖的黄牙。他从前读过



怨怨

第
员
章

一篇关于撒莫阿岛上有同类相食的野人的文章。他决定向他

们学习。

他们都是些聪明又重实际的人。这些野蛮人，像我一样，

他们更接近自然。什么叫自然？如果不是大规模地有组织的屠

杀？好啦，光在这讲哲理是不够的，得要去看看冰柜，准备货

物！

他站起身，伸了个懒腰，搔搔裤裆，点上一枝茨岗牌香烟，

深深地吸了一口。一股说不出来的无比的惬意传遍他的全

身。他从没想到这样做会给他带来如此大的快乐。现在他不仅

仅满足于他手里现有的尸体，他还要做出几个杰出的组合，比

如：一只六条腿和三个尾巴的猫狗，当然那的确又是另一回

事。

窥探猎物，出其不意地制服他们，杀掉他们，然后再把他

们运回到我的洞中来。把他们的尸体平放在桌子上，看着锯在

他们的肉上划开一道道沟，肢解他们，让他们的血流成河。用

力地切割，感觉到他们的骨头正在开裂，先把四肢和头分开，

再用手揪着头发提着他们的脑袋。感觉到胳膊的尽头沉甸甸

的。那种感觉真像是喝了一杯纯纯的伏特加酒，吸食了独一无

二的上等毒品。这种乐趣只有最杰出的猎人才能感觉得到。矮

子揭起他那个名牌大冰柜的盖子，一种得意的微笑荡漾在他

的脸上。这是他第一次把这种行动实施在人身上。不，准确地

说这已经是第二次了。但第一次不能算数，因为那不是他情愿

的。他闭上眼睛，他不愿意去想，也没那份心情去想。他喜欢看

到自己在黄昏时出现在广场，闻着树叶散发的幽香，听着麻雀

的叽叫，长时间地耐心地等待着猎物的出现。他平时用动物做

实验时体会不到捕猎时所感觉到的那份激动。因为用来做实

验的那些动物只不过都是些半死的，一息尚存的动物，他只需

给它们注射最后一针。那儿没有这吹动树枝的风，也没有无辜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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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过路人，更没有离你如此近又如此远的令你心惊的响动。

于是矮子又重新回忆起每一次捕获猎物时的情景，那时，

分分秒秒都让他的神经紧张兴奋。收银员恐怖地喊叫着，可她

的喉咙一下子就被刮胡刀割断了。她肥厚的胸部压下来时的

那种感觉，让人好不惬意！人们发现死尸时心情沉重的样子让

他感到非常好笑。那个老头儿一下子就断气了，他甚至连眼睛

都没来得及睁就从这个世界消失了。那个年轻的家伙还想抵

抗。但是被塑料袋子套在脑袋上，反抗可就难了。更何况他一

下子就被刀深深地刺进了心脏。

矮子往烟灰缸里弹弹烟灰。

事实上，他干这件事时也感到困难，尤其困难的要属把这

些猎物如何不声不响地放在小汽车上运走。幸好他有放压缩

机的带轮子的大箱子。平时，没有人注意穿着工作服的人运东

西。

哼！那个愚蠢的马塞尔·布朗还以为没有人注意到他和

那个女人之间的把戏哩！那女人的皮肤颜色太深，在褐色的皮

肤上划口子，就像在一张深色的纸上画图一样，看上去不会那

么好看，只能割得很深，才能看到深处的粉红色的肉。这还是

一个矛盾的问题，总之各有各的口味⋯⋯

他矮子只喜欢长着美人痣的金发女郎，可惜的是，金发女

郎看不上他。

法医埃尔博兰，警察同僚们都叫他“五十一号档案”，他坐

在让原让的办公桌前忙着将一叠叠粉色文件夹在医院的绿色
文件夹中。让原让汗流浃背，因为这里的气候闷热潮湿，属于
典型的热带气候。苍蝇飞来飞去嗡嗡地叫个不停，每个人的心

情都非常恶劣。让原让抬眼看着埃尔博兰，想从他瘦弱和满是
皱纹的脸上得到些启示。而埃尔博兰则从上寄宿学校时起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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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会并养成了将喜怒哀乐藏在茴香酒杯里，所以才得了这个

“五十一号档案”的绰号。平时人们看到的他总是带着那么一

副心情无比愉快的样子。他掏出污渍斑斑的手帕拭了拭额头，

然后将手帕仔细地叠好放回衣兜里，叹了口气道：

“从未见过如此卑劣的案子，一个真正的拼图游戏！”他干

笑起来，引起一阵咳嗽，那是酗酒的人都有过的嘶哑的咳嗽

声。

埃尔博兰待咳嗽停止后继续说道：“尸体大约猿园岁左右，
是个非常健壮的，长满胸毛的健康男子。而被缝合的尸体的头

则是一个大约有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女子。胳膊呢，对，还有胳

膊，我倾向于认为它是一个至少苑缘岁的老人的，这位老人是
一个流浪汉，或者是那种胳膊上布满筛子眼儿的人。”

“用什么扎的眼儿？”

“我的警官先生，用的是针，是灌注海洛因或是冰毒的

针！我不知道余下的部分会是怎样的情况⋯⋯”

“余下的？”

“应该说是余下的那些部位。当然啦，我亲爱的让诺，因为

正常的人体应有两只胳膊，两条腿，一个躯干，一个头。因此

说，肯定余下的那些人体部位会在某个地方被发现的。这案子

到此还不算完。好啦，我得先回去啦，今天是我小孙女儿的生

日⋯⋯”

“请您替我亲她一下。您告诉我，要把人肉缝合，是否得需

要有一根特殊的针？”

“只要一根外科手术用的针，或是缝牛仔裤、或是缝皮革

用的针都可以。您知道，人皮是很容易被穿透的。”

“啊，我们不能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吗？”

“现在还不能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尸体部位都是完好的。

如果尸体上有被杀的痕迹的话，那都会在其他的我们尚未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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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的部位上。总之，让原让，您要尽量找到其余的那些部分！”
“死因在其他部位上，那我们就没希望了。好了，再见，医

生。”

高斯特罗不停地一支接一支地吸烟，被罩在烟雾中的他

细心地听着两个人充满黑色幽默的对话，心想，这个可怜的

让原让无疑是一个笨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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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塞尔·布朗站在广场中央浮想联翩。今天天气格外

热，又没有一丝儿风，就像书中说的，像下了火一样。昨天晚

上他家里发生的事儿重又浮现在马塞尔的脑海里，与他争吵

了无数次的妻子马德莲娜这次不但没跟他吵架，反而把他当

成了大英雄般地对待。这女人摇晃着她那被染过但已退了色

的浓密的头发大声嚷着，说这是他们夫妻共同生活了员缘年以
来马塞尔办的惟一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。她要赶快把这件令

人作呕的杀人案讲给她的朋友们听。马德莲娜鼓着两片多肉

的嘴唇大声嚷着。当年正是这两片肥厚的肉唇迷倒了马塞

尔。当然接下来他们之间便马上又恢复了内战危机状态。

事实上，马德莲娜一直拒绝接受他们正在闹离婚的事

实。对此，马塞尔不以为然，他坚持着，一定要结束他和马德

莲娜的婚姻关系。马德莲娜已经很长时间让他透不过气来

了，他必须赶快想法子结束这令人窒息的生活。

马塞尔远远地看着他的一个同事走过，他想他们头戴大

沿帽，身穿带肩章的蓝色衬衣，这套新换的警服使他们看上去

真像美国警察似的。可马德莲娜却嘟哝说，一个蠢蛋无论是

戴新大沿帽还是戴老式军帽，他依然还是个蠢蛋。哎，不是说

不再想马德莲娜了吗！马塞尔尽量在脑海里驱赶他的这位像

第 章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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苍蝇般讨厌又极富报复心理的胖女人的形象。无意间他又想

起了昨天他所目睹的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。

很显然，杀人犯并不能够在杀人现场完成他的全部犯罪

事实。他需要在一个能够把尸体集中起来并且能进行肢解和

缝合操作的地方。那么杀人犯为什么要选择把他的“作品”放

在喧闹的市中心的一个死胡同呢？用汽车运送这样的东西是

非常危险的！难道这大案就发生在这附近？凶手难道就住在这

里？

现在，那女尸的身份已经被确认出来了。是那女人的丈夫

今天早晨看到报纸上刊登的照片认出来的。那照片是在停尸

房照的一张黑白照，只照了死者的面部，并且在照相时把死者

的眼睛给合上了。死者原来是一家超市的收银员。两天前有人

报告说她失踪了。她在那天下班后从超市出来经过小花园回

家，可她却再也没有回到家。可能她就是在穿过广场中心的小

花园时被人杀害的。

死者的丈夫在当天晚上员员点左右心急如焚地报了案。死
者的同事们证明她每天上下班都经过广场小花园。她生前曾

经说过那里是吸毒的少年们聚集的场所，有个吸毒的老叫花

子也经常到那儿去。因此，从那里经过是非常危险的。可能杀

人犯就住在附近？但是，马塞尔·布朗并不是负责调查此案的

警察。他的任务是负责帮助老年人过马路，不让狗在广场中心

喷泉旁边的亡者纪念碑前的花草上拉屎撒尿。

见鬼！为什么所有这些度假的人说话都那么大嗓门儿？汗

水顺着马塞尔的帽沿流了下来。他小心地擦擦眼睛。他那棕红

色的胡须已经被汗水浸透了。

员源点的那趟公共汽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，差点儿和一辆
轻骑相撞。年轻的摩托车骑手吼道：“混账东西熏你眼睛瞎
了！”公共汽车司机也不甘示弱，反骂道：“去你妈的！”马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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尔看着他们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这时车门吱地一声开了，从车

上下来了那位带文身的少妇。她一只手牵着一个小孩子，另一

只手提着个购物袋，正和一个穿着灰色化纤服装的老头儿讨

论着什么。只见那个老头儿大声地嚷着什么，马塞尔听不懂他

说的是哪国话。

马塞尔机械地朝一个闯红灯的家伙吹口哨，示意那家伙

违反了交通规则。少妇听见马塞尔的哨声回头看了看他。马塞

尔想自己吹口哨的样子给人看上去肯定很愚蠢。而那违反了

交通规则的家伙却满脸显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马塞尔这下

被激怒了。他想：好啊，混蛋，你等着瞧！我要让你尝尝我的厉

害！

汽车修理场里还算凉爽。矮子在那里摆弄着他一直挂在

脖子上的一枚约翰原克里斯朵夫奖章，两片薄唇间叼着的烟
蒂在一点点地熄灭。他歪着身子在检查让诺的汽车的马达。他

看着看着便陷入了沉思。

今天晚上，我要去沙滩上处理尸体其余的部分。到了明天

早晨等那些渔民们看到之后，会让他们吓得魂不附体。我要给

他们的生活增加点色彩，让他们暂时忘记一会儿他们天天与

之打交道的水母和塑料袋，丰富一下他们的生活。到了后天早

上，报纸就会用整版的篇幅，以大幅标题报道此案。到那时，我

要一边喝着咖啡，一边品尝着它给我带来的无比的快乐。而到

那时候，可怜的马塞尔就会又忙作一团了。我喜欢让报纸用整

版的篇幅谈论这案子，要知道，人们谈论的是我和我干的事，

那感觉才叫爽哩！人们在经过一阵惊慌和喊叫之后，恐惧就会

像种子一样永远地埋在他们的心里。不过这还不算完，才只是

刚刚开始。那些家伙⋯⋯另外，我必须赶快再去获取新的猎

物，对，新的。

矮子手里拿着块抹布，漫不经心地擦拭着汽化器，奖章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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